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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浦口林场村的岔路

口，里面一派奇特的景象。很
多村民家平房的外墙上，都
“钉”着一块块旧大理石板，
房间内更是铺满大理石板。村
民家门前和院子里，堆放着一
排排蒙着灰尘的大理石板，数
量之多难以计数。

记者看到，其中一村民
家约 100平方米的院子，被
码放的一叠叠大理石板占去
了大半，有的大理石板边角
已经残缺，有的背面还连着
水泥块。

村子里“热火朝天”，每

户居民家中，都有若干民工，
他们的工作就是将大理石板
固定在房子墙壁上。固定手法
非常娴熟和独特，工人们用电
钻在大理石板中心钻一个孔，
然后两人扶着将大理石板靠

在墙上，另一人从孔眼里打
一个螺栓，几分钟的时间，

大理石就被 “钉” 在墙上
了，不过是歪歪扭扭的，和
墙面之间有很大缝隙，几乎
家家如此。

更有甚者，将家中院子隔
成一间间不足一平方米的小
空间，隔板正反面，全部钉满

大理石板，看起来十分 “诡
异”。很多村民对记者保持警
惕，一问三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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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假称自家在附

近，也想请工人给家里铺大理
石板，这才让一些认为“有生
意”的民工打开了话匣。“这
里马上就要拆迁了，弄点大理
石铺在墙上，拆迁的时候能多
‘捞’点。”

该民工表示，这些大理

石板都是其他地方拆迁后废

弃的，村民们以 5元一块的
价格成批地买来，“只要想

办法将它们弄到自己家屋子
上，拆迁时算家里的装潢，每
块获得赔偿的钱就远不止 5
元了。”

当记者问为何直接把大
理石板钉到墙上时，民工们笑
着说：“马上又要拆了，水泥

用多了劳民伤财，少了还怕会
掉下来，钉上去多省事，只要
掉不下来就可以了。”
“你们就不怕拆迁时不

赔偿，到时候成本都贴进去
了？”记者询问了一名村民，
然而这名村民道出了他们的

“定心丸”。

4"#567849:;

“谁能想到这么做？我们

是看到村干部家这么做，才纷
纷效仿的。”这位村民带领记
者来到一个有两层楼、圆形院

门大院的房屋前，“这就是村
干部家的房子，你看都快铺得

差不多了，我们都是跟他学
的。”

记者看到这个村民口中
的“村干部”家，院子外墙上
已经快被大理石板贴满，门口
还码放着数百块旧大理石板，
而在这里，大理石板是用水泥

固定到墙上的，不是“钉”上
去的。
“拆迁应该能赔偿，否则

为什么村干部家都这么做？”
该村民称，其实他们也并不清
楚到底能不能赔偿，“只要村
干部家能得到赔偿，村民家那

就没问题了。”当记者指出为
何大部分村民都是在“钉”大
理石板，而不是“砌”时，这位
村民笑着说：“不都是做个样
子嘛，何必那么认真，有那么
个意思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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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丁丽，4年前我
向她借了2万元钱。如今我

做的生意很红火，却与她失
去了联系，我想找到她，将2
万元还上！”昨天上午，宁波
商人贺旭东急切地说。

2001年，做百货生意的
贺旭东通过朋友，在南京认
识了丁丽。“她年轻漂亮，对

朋友热情豪爽！”因为生意
上的事情，贺旭东常常在南
京宁波间往返，一有空就会
给丁丽打个电话，邀她出来
一起吃个饭，聊聊天。贺旭
东说，虽然与丁丽关系不
错，却从没去过她家。

2003年，贺旭东生意上
遇到挫折，亏了不少钱。不得
已之下，向丁丽开了口，丁丽
很爽气地借给贺旭东 2万。
几个月后，贺旭东去了美国，
“出国后的第一年，她还时常
给我国内的妻子打电话，可

一年后，我们便与她失去了
联系。”今年年初，贺旭东从
美国归来，几年生意场上的
奋力打拼，他不但将以前亏
的钱全部扳了回来，还赚了很

多。贺旭东开始寻找当初曾帮
助接济过他的诸多朋友，一笔
笔借款陆续还掉，几个月下
来，唯独没有丁丽的消息。
“所有与她有来往的朋

友我都问了，都说不知道。”

想起丁丽曾说过自己在物
价部门工作，贺旭东挨个给
省市区物价部门打电话询
问，可都说查无此人。贺旭
东又想起丁丽曾说过，自己
的哥哥在某单位工作，可是
不知道全名，也无法查询。

昨天上午，贺旭东专程
从宁波赶到南京，恳请派出
所民警通过公安户籍网，帮他
查找，可依旧无功而返。“她是
1976年出生的，儿子应该 4
岁了，她父亲曾在浙江舟山
当过兵，希望能有好心人提

供线索！” DE>?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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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的家在姜堰农村，

在小清出生一百天的时候，
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
见到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接
送，小清就会问妈妈为什么
自己没有爸爸，每每问起，都
会遭到妈妈的一顿责骂。“妈

妈总是说是我克死了父亲，这
句话，她说过很多次，这让我心
里特别内疚。”小清哽咽着说。

在小清的成长过程中，
“父亲”这个称呼，对于她来
说，就是摆在客厅里的一张

父亲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小
清的宝贝。小清上学时，都没
有什么知心的朋友，如果在
学校受了委屈，或者成绩考
得不好，小清都会捧着爸爸
的照片，跟他说说话。
“我相信父爱是一种很

神奇的东西，父女会有心灵

感应。我心里跟他很亲，比跟
母亲都亲近。”小清说，虽然
父亲没有给她留下任何记
忆，她却一直对父亲有种特
殊的感情。

小清的父亲出身于姜堰

的书香世家，师范大学毕业
后被下放到江西农村，39岁
才重新回到姜堰的老家，成
为一名教师。

父亲虽然身体很差，经
常住院，但由于三代单传，他

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小清不
足月就出世了，又小又弱，不
吃不喝，医院也给下了病危
通知书。小清便和父亲一大
一小，住在同一家医院。
“妈妈告诉我，那时爸爸

常去病房看我，抱着我哭，还

跟妈妈说，‘我活不活没关
系，我女儿一定要活下去’。”
说到这，小清的眼圈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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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的母亲是二婚，前

夫已经遗下两个女儿，这两
个姐姐最小的都要比小清大
十岁。性格有些孤僻的小清
觉得根本无法与她们沟通。

一有空闲，小清都会拿
起父亲的照片，幻想如果爸
爸仍然在自己的身边，她的

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小时候一直是学校

的文艺尖子，也梦想做一个
舞蹈家。”小清微微一笑。然
而这个梦想却被姐姐和姐夫
嗤笑为“不切实际”，妈妈是
个农村妇女，更加不能明白

小清的心事。小清的舞蹈梦
就这样破灭了，“如果我有爸
爸，他绝对会支持我的梦想，
也许这时候我正在我梦想的
舞台上尽情舞动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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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觉得和姐姐、姐夫他

们无法沟通，19岁的小清中
专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来到
南京闯荡。临走时，她的行李
包里是两百多块钱，三套换洗
衣服，还有父亲的一张照片。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
小清住过中华门外3块钱的

阁楼，吃过别人施舍的盒饭。在
2001年小清终于找到了一份
稳定的工作，后来还结识了现
在的老公。“我的择偶标准，就

是希望对方最好比我大。能
给我关怀，给我安全感。”

小清的丈夫比她大 13
岁，是一名风度翩翩的外企
职员。丈夫如珠如宝地疼爱
小清，可这种疼爱根本无法
释怀小清对父亲的思念，“他
早上给我打电话，叫我起床，
中午打电话让我吃饭，晚上

打电话哄我睡觉。可是，我知
道这是爱情，我不能把这种
爱当成是父爱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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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一天，小清在

家里看一个电视节目，一名
男子在离婚多年后才和孩子
相认，父子俩抱头痛哭。“我
看了心里很难受。如果父亲
活着，哪怕他跟母亲离婚，哪
怕他坐牢都好，我都有见他
的机会。可是现在，我再也不

可能见到我的父亲。”小清哭
出声来，“所以我想找一个
‘父亲’尽尽孝心。”

丈夫对于小清找父亲的
想法开始不理解。他说：“你
可以把我的父亲当作自己的
父亲嘛。“可是在小清心中，

公公毕竟还是公公，无法和
父亲相提并论。

小清的父亲如果活到现
在，今年已经整整七十岁了。
因此小清希望，她能找到一
名70岁左右，家庭关系简单
的父亲尽孝。因为小清的父

亲是一名中学老师，小清希
望对方也是书香门第，有知
识涵养高的老人。
“也许有人觉得我这样

做是图什么。”小清浅浅一
笑，“其实我只是想找到一份
从没有体验过的父爱，放假

了，我可以陪他逛逛公园，节
日里，我可以和他吃一次团
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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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50多年前的大学

同学一起外出旅游，这本是
件开心的事，可万万没有想
到的是，他们兴高采烈结束
旅程返回南京，旅游车途中
抛锚，几位老人下车准备转
车时，灾难突然袭来……

昨天下午 3点 20分左

右，在江宁双龙路上，许多
车辆正在岔路口北侧等红
灯时，一辆载有货物由北向
南行驶的依维柯，撞上一辆
面包车，接着又撞上了一辆
轿车，致使轿车在冲击力的
作用下撞上前面一辆轿车，

然而依维柯并没有及时停
下，而是又前行撞上了一辆
货车，随后冲过路中央隔离
栏，撞向站在一辆旅游车前
的3位老人，造成一位老人
被撞飞，两位老人倒在了车
轮下。

记者赶到事故现场时，
肇事车辆已被拖走，多位交
警正在清理现场。只见岔路
口北侧数十米处的路中隔
离栏，被撞出一个大豁口，
隔离栏铁座滚到了东侧路
面，路边绿岛水泥路牙被撞

坏，路牙破碎不堪。
“真是吓人，出事的场

面跟电影里特技表演似
的。”目击者张先生说，事

发时，他正在路边的人行道
旁修车，听到“咚”的撞车

巨响接连不停。
张先生说，依维柯撞到

面包车后，又撞到前面一辆
轿车时，竟然把轿车撞得掉

了个头。
“唉，谁能想到会出现

这样的意外。”旅游车司机

仍很惊恐地说，该车是带南
京某高校1958届毕业的一
批老人外出旅游，返回到双
龙路上时，车子意外出了故
障，便停在路边等待旅行社
安排别的车辆来接转老人。
在等待过程中，几位老人想

下车透口气，到路边等车。
可是他们刚下车走到车头，
准备过绿岛，依维柯就撞了
过来，在距离旅游车前不足
1米处，把一位老太太撞飞
了，一位老先生和另一位老
太太卡在了依维柯的车底。

3位老人都被撞得严重受
伤，车上老人看到3人遭遇

不幸，许多人惊叫着流泪上
前解救。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
警方和急救人员及时赶到
现场，将受伤老人送往医院
抢救。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

一步调查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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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 2点左右，浦

口区长途客运北站附近，一
名安徽的“黑车”司机为和
南京的哥倪师傅争乘客，将
倪师傅打了一顿不算，在驾
车逃跑时，还将试图拦阻的
倪师傅拖行十多米，导致倪
师傅身上多处受伤。

“当时我们都在等客，
一个乘客问我到禄口机场
多少钱。”倪师傅说，看样
子乘客要赶飞机，挺着急
的，由于路程较远，倪师傅
很想做成这笔 “大生意”，
但根据行业规定，倪师傅还

是表示“打表，按计价器金
额付钱”。
“就在这时，一辆皖 M

车牌的黑车司机听见了，冲
过来就把乘客往他车上拉，
还说坐他车只要 100块
钱。”倪师傅当即和这名司

机理论起来。“外地出租车
在南京拉客本来就是违规
的，况且还有个 ‘先来后
到’，乘客还没表态，怎么
能这样霸道地拉客呢？”正
当倪师傅找该司机评理时，

已坐上安徽牌照黑车的乘
客害怕耽误时间，下车打了

另一辆车走了。
眼看到手的生意被倪

师傅搅黄了，黑车司机立刻
火冒三丈，上前就和倪师傅
扭打起来。“我没有还手，
叫他不要走，我打110找警
察评评理。”倪师傅说，听

到自己要报警，黑车司机跳
上车就准备逃窜。车已经

发动，就在这时，倪师傅一
把拉住该车驾驶室的车门
把手，让司机停车。“没想
到他不但不停，反而猛踩
油门想把我甩开。” 黑车
拖着倪师傅行驶了十几米
后，倪师傅支撑不住松开

了手，重重地摔在地上。这
时，几辆停在附近的南京出
租车一起上前堵截，才将
“黑车”拦下。

随后，民警赶到现场，
将当事双方带往派出所。经
检查，倪师傅上衣右肩部已
全部磨烂，皮鞋也磨坏，肩

部、手臂、腿部、脚踝多处擦
伤，被送往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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